
在 台 湾 “打的 ”
[汉 中 ]　张 泠

到 高雄 的 第二 天 ，我 独 自 外 出 转悠 。不 觉
间 已 是 华灯初 上 ，便凭着对路线 的 记忆 ，不 紧
不慢地往 回 走 。穿过两个街 区 后 ，我 突 然发觉
不对劲 ，怎 么 连路牌都对 不 上 了 。站在 十 字路
口 ，看 车 来车 往 ，脑袋里 一 片 茫然 。我 的 方位
感 本来就差 ，现在 一 急 ，更 不 知该 往哪里迈 步
了 。眼看 天 色 越 来越晚 ，我 索性拦 了 一辆 出 租
车 ，报 上 地址 ，年 轻 的 司 机 微 笑 着 说 ：“小 姐 ，
这 么近 ，没 必 要花这份车 钱吧？”我 不 好意思
地说 ：“我迷路 了。”他下车 用 手 指 着 我 侧身 的
方 向 ：“你看 前面那 个 交 通灯 ，直 走 过去 ，再 往
右拐就到 了 ，很近 的 。当 然 ，你若 不 想 自 己 走
的 话 ，我 跑 一 趟 也 没 关 系 啦。”他一脸 的 诚恳 。
我 由 衷 地道过谢 ，大踏步而去 。果 然 ，伯 父 正
在 楼 前 四 处 张 望 呢 ！

结 束 了 台 中 的 行 程 ，我 打 “的 ”向 火 车 站
驶 去 。中 年 司 机很健谈 ，问 了 大 陆 的 一 些 情
况 ，又 问 我 在 高 雄 的 住所 。我 话 音 刚 落 ，他 一
脚 踩 了 刹 车 ：“小 姐 ，那 你 乘 ‘总 统 坐 骑 ’回 去
多 好 。离家 也近 ，所耗费 的 时 间 还 差 不 多。”我
突 然 想起 曾 看 到 过 又 高 又宽 、硕 大 的 玻璃窗
上 垂 着 白 纱 帘 、标 有 “总 统 坐骑 ”的 崭新 豪 华
大 巴 ，还 以 为 是专车 呢 ！我疑惑 地 问 ：“那真 是
公 共 汽车 呀 ？很贵吧？”“那 是新 开通 的 长途直
达车 ，今天 又 不 是 节假 日 ，打 完折 比 火 车票还
便 宜 呢 ！”他耐心地做着解释 ，见 我 还 不放心 ，
又 道 ：“反 正 离这 不远 了 ，我 先带 你过去 看 看 ，
你要觉得合适就走 ；不 行 的 话 我 再送 你去 火
车站 ，好吗？”“那就 多 谢 了 ！”到 汽车站 ，正 有
一 辆 “总统 坐骑 ”开 出 来 ，一 问 票 价 ，打 6折 ，
果真 比 火车票 便 宜 。我 满怀感 激地跨 上 车 ，坐
进宽 大 舒适 的 真 皮 沙发椅里 ，他 才挥手 告别 。

去 台 北 游玩还 肩 负 着 一 项任 务 ：帮 一 位
朋 友 寻访 亲 人 。凭 着 一 纸 8年 前 联 系 过 的 地
址 ，我 边 查地 图 边 问 路 ，几 经 周 折还 是找 不
到 。无 奈 ，只 好打 “的”。长着 一 张娃娃脸 的 年
轻 司 机 虽 然 是 台 北 人 ，但对 我 手 中 的 地址还
是颇感 陌 生 。他先打 电话 问 家 人 ，然后 对照地
图 一 路摸索 着 。在 台 北 市郊外 的 一 处 居 民 区 ，
他 停下车 ，又打 了 好 几 个询 问 电话 ，最后 肯 定
这里 就 是改建后 已 变 了 称谓 的 原 址 。他 陪 着
我挨家打 听 ，终 于得知 那位朋 友 的 亲 人 早已
溘然长逝 。返 回 时 我 沉默 无 语 ，小伙 子 则极力
给 予 安 慰 。临 下车 前 ，他递给 我 一 张名 片 ，“章
少 仪 ”这 个名 字 从此铭 刻 在记忆里 。

在 台 湾最 南端 的 鹅銮鼻风景 区 ，我 陶 醉
于 浩瀚壮 阔 的 气 势 中 误 了 末班车 。暮 色 中 驶
来辆 出 租车 ，司 机是位头 发 花 白 的 当 地 人 。我
问 他 ：“这 么 大年龄了 怎 么 还 开 出 租？”他 回 答
道 ：“我 是 个渔 民 ，因 经 济 不景 气 ，兼 开计程车
赚点 钱 补贴家 用。”说话 间 ，车 子 开 到 一 幢 二
层 楼 前 ，他说 ：“到 我家 了 ，要 不要去喝杯茶？”
我 婉 言 谢 绝 了。“那 我 和 太 太 随 时欢迎你 的 光
临 ！”他边说边 小心 翼翼地取下挂在车窗 前 的

一 只 帆 船递 给 我 ，说 ：“这 是 我 用 海 螺 和 贝 壳 做
的 ，送给你 ！”望 着这位淳朴 的 渔民和他精致 的 手
工 艺 品 ，我 一 时 竟 不 知该说 些 什 么……

我 已 记 不 清 在 台 湾 的 三 个 月 期 间 打 过 多 少
回 “的”，但我 总 忘 不 了 那 一辆辆顶着 TAXI标志 、
被 台 湾 人 称 为 计程 车 的 黄 颜 色 车 子 从 身 边 驶 过
时 心 底 泛 起 的 丝 丝 暖
意 。

拉煤的 民工

[宝 鸡]　秋 子 红

我 上 班 的 这家 化 工 厂 里 有 着许许 多 多 民 工 ，
他 们 像 我 们 这 些 终 年 在 生 产 一 线 倒 班 的 工 人 一
样 披 着 一 身 夜 露 上 班 ，迎 着 早 晨 初 升 的 朝 阳 下
班 ，就 是 吃 饭 ，也 是 在 厂 区 的 小 灶 上 同 吃 着 一 碗
四 毛 钱 的 片 片 面 。与 厂 里 的 正 式 工 不 一 样 的 是 ，
民 工 大 多 在包 装 和 煤场 从 事 着 装 运化 肥 、拉 煤 等
繁 重 的 体 力 劳 动 ，他们 那 一 张 张 沾 满煤灰 布 满 汗
水 时常 汗 津 津 的 脸 ，很 容 易 使 人将 他们和 厂 里 的
正 式 工 区 分 开 来 。

那 天 ，去 厂 区 后 面 的 造 汽 楼 上 检修 设 备 。干
完 活 ，当 我 沿 着 造 汽 楼 外 的 铁梯 一 级 级 下 楼 时 ，
忽 然 看 见 楼 下 马 路 上 缓 缓 走 过 来 一 个 拉 着 满 满
一 车 煤 块 的 民 工——那 是 一 个 身 高 只 有 一 米 五
左 右 的 瘦 弱 汉 子 ，此 刻 他 埋 着 头 ，如 果 从 煤 车 后
面 望 过 去 ，你 绝 对 看 不 见他 的 一 颗脑袋 。可 能 是
马路 上 路况 不 好 的 缘 故 ，现 在 ，他 使 劲 曲 着 腿 ，弓
着腰 ，脸 几 乎 要 贴 到 地面 上 ，他 的 背 上 ，一 件 沾 满
煤 末 煤 灰 分 辨 不 出 本 色 的 旧 衣 裳 上 脊 背 早 已 被
汗 水 溻 湿 ，他 使 足 劲 ，煤 车 终 于 从 一 个 小 水 洼 中
拉 出 。当 他抬起 头 时 ，我 这 才 看见 ，在 他涂满煤灰
乌 油 油 的 脸 孔 上 ，根 本 看 不 清 他 的 眼 睛 、嘴 巴 和
鼻子 ！

有 冷 风 从 远 方 呼 呼 漫 了 过 来 ，头 顶 的 乌 云
里 ，又 有 冷 冷 的 秋 雨 一 滴 滴 冰 凉 地 落 下 来 ，我 忽
然 不敢再 看 下 去 ，我 怕 我 眼 里 不 争 气 的 泪 水 一 下
夺 眶而 出……

我 不 知 道 ，我 眼 前 这 个 拉 煤 的 民 工 ，是 否 像
我碰到 的 许 多 人一样 也 抱 怨过生 活 ？我 忽然想起
我 去 世 多 年 的 父 亲 ，父 亲 生 前 也 是 一 个像这 个 民
工 一 样 的 农 民 ，在 我 的 记 忆 里 ，父 亲 一 生 从 没 怨
过谁 ，天 旱 了 ，雨 涝 了 ，庄稼 歉 收 了 ，父 亲 不 怨 天 ，
也 不 怨 地 ，他 只 是 像 往 常 一 样 默 默 耕 种 ，一 样 将
汗 水 挥洒 在 脚 下 的 泥 土 里 。我 眼 前 的 这 个 民 工 ，
一 定像 我 的 农 民 父 亲 一 样 ，也 绝 对 不 知 道 抱 怨 什
么 ，他 只 知 道 用 他 一 副 并 不 宽 阔 并 不 结 实 的 肩
膀 ，默 默 拉 起 生 活 之 中 属 于 他 的 一 切 ，用 他 睫

毛 和 额 头 上 流 淌 的 汗 水 ，去 挣 取 一 分 属 于
自 己 的 微 薄 工 资 。或 许 ，他 也 有 过 不 满 有
过 抱 怨 有 过 渴 望 ，但 这 些 都 深 掩 在 他 涂 满
煤 灰 的 脸 孔 上 ，喑 哑 在 他 缄 默 的 喉 结 里 ，
在 这 个 世 界 上 ，如 今
恐 怕 已 没 有 多 少 耳 朵
愿 意 聆 听……

幸福 是那淡淡 的灯光
[ 山 东 ]　鲁小 莫

直 到 有 一 天 ，女人病 重住院 。他服侍女人
睡下 ，自 己 独 自 回 家 。走 到 楼下 ，习 惯性地抬
头 ，家 里却 是 漆 黑 一 片 。他 有 些 惊 讶 ，倾刻 才
明 白 是 怎 么 回 事 ，心 里 一 阵 失 落 ，许 多 年 了 ，
他 已 习 惯家里 的 灯光 。没 有灯光 的 期待 ，一 时
间 ，他腿 重如 铅 ，楼梯 也 仿佛变得漫长 。

回 家 ，开灯 ，灯光洒落 ，偌大 的 屋 子 ，他却
有 一 种从未 有 过 的 孤单 。他 第 一次 感 受 到 ，每
个夜 里静静绽放 的 灯光 ，让他温暖骄傲 的 灯
光 ，就像女 人 的 心 ，在 漫长 的 夜 里 ，静静守 候 ，
却 是 多 么地寂 寞 。

他鼻子有 些 发酸 ，想想躺在 医 院里 的 妻
子 ，这 么 多 年 ，夜 夜 为 他 亮 着 一 盏 灯 ，为 他 守
候 着家 ，守候一 份 幸 福 。自 己 却 习 惯成 自 然 。
幸 福 怎 能 等 到 失 去 时 才 感 到 珍贵 ，他 想 ，幸
好 ，一切还 来得及 。

女 人病 愈 。回 家 。他陪 着她 ，为 她 削 个苹
果 ，一起看 电 视 ，讲个 笑话逗她 乐 。灯 光淡
淡 ，将 一 份 幸 福 温 馨 地照 亮 。

女 人 说 ：“好 像 因 为 我 生 病 ，你 变 得 愿
意 回 家 了。”

他看 着女 人 ，帮她缕 过脸 上 的 发 ，说 ：“也

灯下 的 游戏 曾 经 多 么快 乐 。他和她 ，装模
作样掰手腕较劲 ，怡然 自 得来 一盘跳棋 ，相 依
相拥坐在沙发 上 看 电视 ，或 者 ，美妙 的 音 乐
中 ，翩翩起 舞 如 两 只 幸 福 的 蝴蝶 。灯光 洒落 ，
空气里 有甜蜜 的 气息 流动 。

那 是一段 美好时光 ，在新婚 的 日 子 里 。
后 来 ，游戏渐渐 乏 味 ，生 活 有 了 细细 碎碎

的 摩擦 ，外面 的 世 界散发 着 不尽 的 新鲜 与 刺
激 。他变得忙碌 ，常常在 外 。即使 回 家 ，也 有 电
话 不断打来 ：“出 来吧 ，四 缺一。”他披 上 外套 ，
对她说 一 声 ：“你先 睡吧。”匆 匆 离去 。

灯下 的 女 人显得孤单 ，电 视机发 出 空 洞
的 响 声 。女 人心里 有 些 怨 ，却 还 是 耐着性子 等
他 ，耳朵 不 时地捕捉着楼道里 的 声音 。等 待 中
时 间 延 伸得很长 ，慢慢地 ，女人 昏 昏欲 睡 。灯
光却淡淡地亮着 。

每次 ，他 回 来 ，走 到 楼 下 ，总 能 看 到 自 家
的 灯光 ，暖暖地 开在 黑夜 ，像一 朵璀璨耀眼 的
花 。男 人心里 有 些温暖 ，脚 步 不 自 觉加快 。他
曾 经在酒 后 对 朋 友说 ：“不管 多 晚 ，我 回 家 ，总
有灯光 等 着 我。”语气里满是骄傲 。却从未 多
想想 ，灯下 一颗等待 的 心 ，有 多 么地焦急与 孤
单 。

不全是 。是 你 的 灯光 ，指 引 我 回 家 ，让我 知道
了 什 么 是 幸福

有一种机缘
[浙江]　流 沙

三 十 年 前 ，父 亲 和 叔叔 不 和 ，父 亲 不得 不
重新建房 ，从大村子 中 搬 了 出 来 ，置屋 于 村 外
的 山 脚 之下 。

远 离 了 村子 ，父 亲 很是伤 感 。在 与 叔叔 的
战争 中 ，父 亲 是 一位落荒而逃 的 战败者 ，我 已
经能体会父 亲 心 中 的 悲哀 。在家族 史 上 ，凡是
居 于村 外都是外姓 ，在 旧 社会 ，外姓不能 参与
村 中 事 务 ，不 能 与 村 人通婚 。而 我 家所选 的 位
置 ，交 通 、取水 均 不 便 ，曾 是 解 放 前 长 工 集 中
居住 的 地方 。

叔叔 是得意 的 ，当 我们 一家三 口 居 于村
外 的 山 脚之下 ，他总 是面带嘲 笑 看 着 我 到 村
中 取水 。

三十年 的 时光 不长 ，现在 ，我 家所处这块
地成 了 全 村最好 的 地盘 ，背 靠 山 ，面 对 水 ，每
每 从城里 回 家 ，住 上 一 两 天 ，常 常 心旷 神怡 。
有 个发 了 财 的 大老板 几次 问 我 父 亲 ，愿 不愿
意 卖 。父 亲 先 是贪 图 那个 巨 大 的 数额 ，来征询
我 的 意见 ，我说 ：“哪能卖 呢 ，除 非 到 倾家荡
产。”

父 亲 于 是打消 了 卖屋 基 的 念 头 。前年 ，几
个子女 各 自 出 了 些 钱 ，把老屋拆 了 ，造 了 间 洋
房 ，格局 是按照城里 的 套房 布 局 的 ，这倒成 了
父 母 养 老 的 之所 ，也 成 了 我 放松心情 的 地方 。

父 亲现在 是快 乐 的 ，他 早 已 不 再记恨叔
叔 了 。哥俩 有 时在路 上 遇 上 ，一 聊就是半个小
时 。毕竟 是 兄 弟 情深 。

关于迁屋至村外 ，父亲最大 的得意可能还
是我 。十 岁 那年 ，我 的成绩奇差 ，老师 问 我 四加
七等于 多 少 ，我算了 一 个下午还 算不 出 来 。老
师对我父亲说：“这孩子 的 脑子少一根筋。”

我 的 愚 笨在 村里 是有 名 的 ，而 造成 的 原
因 就是 村 中 有 太 多 的 玩伴 ，我 玩得乐 不 思 蜀 ，
哪有 闲 心去读 书 。

但迁到 外 村 后 ，我 就有 了 忧愁 ，我 开始一
个 人 上 学 ，一 个 人默默地读 书 。我 的 那种低调
的 ，孤独 的 生 活方 式 也 许就是从这里 开始 的 。
从 十 岁 那年 开 始 ，我 开始远 离 世俗 朋 友 ，一 直
到现在 。

在 村 中 那 么 多 的 同 龄 人 中 ，我 是惟一 考
上 学 校 然 后 到城里 工 作 的 。父 亲 总 是说 ：“这

房 的 风水好。”他买 来 罗 盘 ，找来 《易 经 》研究 ，结 果
证实他 的 说法 。我 苦 笑 ，我现在 活得 并 不 好 ，我 反
倒 羡慕村 中 的 同 龄人 ，他们甩 着膀子干 活 ，思 想简
单 。而 我 ，文 不 文 ，武 不 武 ，在城市 霓 虹 中 ，不 知 自
己 的 灵魂将安放何处 ，每一 天都想 着 太 多 的 事 ，总
是让 自 己 隐隐地为 生活痛 着 。

许 多 生 活 ，我认 为 都是 有机缘 的 ，可 能 是搬迁
了 一 次住所 ，可能是遭 遇 了 某一 个人 ，或 者 只 是一
句话 ，一个念 头 ，一 个人 的 命运 也 许就改 写 了 。这
小小 的 机缘 ，常 常 让人 感
叹命运 的 无常 。

借花献妻
[安 康]　郁柏 年

早在 谈 恋爱 的 时候 ，老婆就直 言 不讳地 奚 落
我说 ：“别 人都说 你是 文 人 ，自 古 文 人 多 浪漫 ，可 你
倒 好 ，既没情 书 ，又 没玫瑰 ，和 你谈恋爱真 没 意
思。”

当 时 ，老婆 的 这 一 席话真 有 点定 时炸弹 的 味
道 。想想也 是 ，虽 然在 电 视 上 看 到 许 多 男 主 人公手
捧鲜花俘获女孩 子芳 心 的 场景 ，可我 总放 不 下 大
男 人 的面 子 ，觉得那 是二 十 出 头 的 男 孩追女孩 子
时 用 的把戏 ，况 且 好 歹 在单位 又 是个领 导 ，万 一 让
熟 人或 同 事们看 见 ，岂 不 是很 丢 人 ，所 以很 多 次在
花店 前转悠半 天 ，却 不敢进去 。

那年情人节 ，我 下 定 决心要 用 鲜花博得 美 人
笑 。我给 时任女 友 的 老婆打 电话 ，说单位要加 班 ，
晚 点 再接她 出 来 。其实 ，我 是在 等 天 黑 ，天 黑 了 买
花 的 人 少 不容 易 引 起别 人注意 。可 等傍晚 我 鼓 足
勇 气 到 了 花店 却 傻 了 眼 ，玫瑰 已 经 卖 光 了 ，我 失 望
地拿 出 口 袋里 早 已 写好 的 卡 片 ，一 边 看 一边悻悻
地往 回 走 。在单位门 口 ，我 遇 到 刚 分配到 单位 不 久
的 小 王 ，他拿着 一 束红玫瑰 。看 见 我 小 王 有 点 不 好
意 思 ，我 笑 了 笑 ，随 口 打趣道 ，人家 要 么送 99朵 代
表 天长地久 ，要么送 9朵代 表 爱 你 到 永久 ，你送 的
多 少 呀 ！小王一 听 ，连忙从里面抽 出 一 支 准 备丢
掉 ，原 来他 为 女朋 友准 备 正是 10支玫瑰 。我 制 止
他说 ，丢 了 可惜 ，给 我 处理吧 ！

就在 那 天晚 上 ，我 拿 着 那 支玫瑰 ，向 老婆 高 声
朗 诵 专 门 为 求婚而 写 的 诗作 ：

我 希 望 你/荡 起 诗 歌 的 藤 蔓/从 一 架 情 感 秋 千
飘 向 半 空/我 将 一 早 静静 守 侯/一 幅 春 光 长 卷/是 爱
的 温 床/有 一 棵 树/需 要 两 个 人合抱/才 会枝繁 叶 茂

请接 受 我/生 命 中 /最 热 切 的 部 分/我 要把 爱 的
誓 言 /镶 入 一 枚 太 阳 下/闪 耀 光 泽 的 戒 指/就 让 两 只

鸟 /以 一 样 的 心 跳/抖 动 翅 膀/飞 去 同 一 节 岁 月 枝
头/穿 越 整 片 时 光 之 荫

两 排 洁 白 的 牙 齿/手 挽

手/快 活 的 咀嚼 幸 福

备受 感 动 的 老 婆终 于 答
应嫁给 我 。关 于 那 支玫瑰 来
历 的 秘密 ，老婆 至 今仍 然 不
知 道 ，反 正 我 是 下 决 心
了——打死 我 也 不说 。

英国190万吨“垃圾舰队”入侵中国

中 国 每 年 将 价 值 160
亿 英 镑 的 货 物 运 往 英 国 。但
令 人 震 惊 的 是 ，作 为 “回
报”，英 国 每 年 竟 将 “创 纪
录 ”的 190万 吨 垃 圾 用 货 船
送 到 中 国 。

“ 垃 圾 舰 队 ”入 侵 中 国

这 一 内 幕 是 一 份 英 国
政 府 最 新 官 方 调 查 报 告 披
露 的 。报 告 称 ，当 布 莱 尔 首
相 1997年 刚 上
台 时 ，英 国 只 有
1 .2万 吨 由 废
纸 、塑 料 和 金 属
组 成 的 垃 圾 运
往 中 国 。但 最 新
官 方 数 据 显 示 ，
在 短 短 8年 之 后 ，2005年
英 国 运 往 中 国 的 垃 圾 数 量
狂 涨 了 158倍 ，达 到 了 惊 人
的 190万 吨 。

据 悉 ，在 190万 吨 垃 圾
中 ，废 纸 数 量 大 约 为 150万
吨 ，其 余 则 是 塑 料 制 品 和 包
括 铜 、镍 、铝 、锌 、铅 、锡 和

钨 在 内 的 金 属 。而 它 们 泄
漏 ，将 会 对 水 质 造 成 严 重 污
染 。然 而 讽 刺 的 是 ，当 英 国
的 “垃 圾 舰 队 ”大 举 向 中 国
“ 入 侵 ”时 ，中 国 每 年 却 将 价
值 高 达 160亿 英 镑 的 货 物
运 往 英 国 。

“ 这 是 一 个 环 境 耻 辱 ”

20日 ，当 这 一 令 人 震
惊 的 真 相 曝 光 后 ，舆 论 顿 时

为 之 哗 然 。据 悉 ，“垃 圾 舰
队 ”规 模 的 巨 大 扩 张 ，令 英
国 许 多 环 境 专 家 和 议 员 感
到 极 为 担忧 。他 们 警 告 称 ，
英 国 政府 一 贯 标 榜 “环 保 至
上 ”，但这 一 事 实 显 然 将 政
府 的 “绿 色 信 誉 ”破 坏 无
遗 。

自 由 民 主 党 的 环 境 事
务 发 言 人 克 里 斯 ·胡 尼 表
示 ：“得 知 这 一 真 相 后 ，人 们
肯 定 会 感 到 震 惊 。因 为 越 来
越 多 他 们 扔 掉 的 垃 圾 ，最 后
却 到 中 国 。如 果 这 一 报 告 是
真 实 的 ，就 表 明 我 们 的 废 品
回 收 显 然 在 倾 倒 垃 圾 时 就
已 经 结 束 ，而 非 得 到 了 合 理
使 用 。这 实 在 是 一 个 环 境 耻

辱 。工 党 应 该 大 力 发 展 英 国
的 自 己 的 垃 圾 回 收 工 业 ，并
使 英 国 在 新 的 绿 色 科 技 领
域 成 为 领 头 人 。

不 捎 垃 圾 回 去 是 “浪 费 ”
据 悉 ，英 国 每 年 产 生

3040万 吨 可 回 收 利 用 的 垃
圾 ，其 中 大 约 6%运 到 了 中

国 。但 是 由 于 中 国 目 前 垃圾
处 理 能 力 有 限 ，许 多 环 保 人
士 担 心 ，这 些 包 含 了 潜 在 致
命 的 化学 物 质 垃 圾 中 ，最 终
将 被 倾 倒 在 非 法 地 点 ，而 不
是 被 回 收 。

尽 管 面 临 各 方 质 疑 ，但
20日 英 国 环 境 大 臣 本 ·布
拉 德 肖 宣 称 ，虽 然 “垃 圾 舰
队 ”要 穿 越 大 半 个 地 球 才 能

到 达 8000多 英
里 之 外 的 中 国 ，
但 公 众 大 可 不
必 担 心 ，迄 今 为
止 此 举 对 全 球
变 暖 的 “影 响 极
小 ”。布 拉 德 肖

甚 至 暗 示 ，那 些 货 船 从 中 国
运 货 到 英 国 来 之 后 ，如 不 捎
带 一 船 垃 圾 回 去 ，无 疑 是 一
种 “资 源 浪 费”。他 称 ：“货
船 载 满 垃 圾 回 到 中 国 是 常
有 的 事 情 。否 则 ，那 些 货 船
就 只 能 空 着 回 去 了。”

（ 袁 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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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朗 总 统 艾 哈 迈 迪 ·内 贾 德 21
日 在 向 议 会 提 交 新 年 度 政 府 预 算 时
说 ，联合 国 安 理 会 的 制 裁 决议 不 能 阻
止伊朗 发 展 核计划 。

在谈到伊朗核问题时 ，艾哈迈迪 ·
内 贾德再次表 示 ，联合 国安理会 的 制裁
决议 不能阻止伊朗 寻 求核技术 ，强调
“ 即便 10个 类 似 的 决议 也 不 能 影 响 我
们的经济与核政策”。

关 于 过 去 一 年 的 国 内 经 济 政 策 ，
艾哈迈 迪 ·内 贾 德 说 ，现政府 已 经 成
功 控 制 了 一 些 基 本 生 活 用 品 的 价 格 ，
比如 饮水 、燃气 、面包和 电 力 。不仅如
此 ，政府 还 翻 修 了 9000公里 的 道 路 ，
并在 农村翻新 了 20万栋房屋 。

针 对 最 近 有 150名 议 员 签 署 联
名 信 ，认 为 政 府 新 一 年 的 预 算 过 于
依 靠 石 油 出 口 收 入 一 事 ，艾 哈 迈 迪 ·内 贾 德 当 天 在 议 会
也 予 以 了 回 应 。他 说 ：“我 们 认 为 敌 人 试 图 通 过 降 低 油 价
来 损 害 我 国 ，因 此 我 们 已 经 降 低 了 对 石 油 财 富 的 依 赖。”

联合 国 安理会去年 12月 23日 通 过 第 1737号 决议 ，决
定对伊朗 实行一 系 列 与 其核计划和弹道 导 弹项 目 有 关 的 禁
运 ，冻结 资 产 和 监督相 关 人 员 出 国旅行等 制裁措施 。伊朗 官
方 称该 决 议 是 “非 法 行 为 ”，并 表 示伊 朗 将继续 从 事 和平 利
用 核能 的 活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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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巴 西 不 久 ，便 有 朋 友 相 告 说 ，巴 西
有 三 大 “怪”：汽 车 两 门 开 ，酒 精 当 燃 料 ，炼
钢 用 木 材 。

乍 一 听 颇 觉 新 奇 ，也 颇 觉 好 笑 ，后 经
观 察 ，觉 得 三 “怪 ”自 有 道 理 ，也 是 巴 西 国
情 所 致 。

先 说 两 门 汽 车 。当 今 世 界 的 小 轿 车 以
四 门 车 为 多 ，乘 客 上 下 颇 为 方 便 ，但 是 ，巴
西 的 轿 车 90%以 上 却 是 两 门 车 ，坐 后 排 者
上 车 须 将 前 排 司 机 旁 边 那 个 座 位 的 椅 背
向 前 扳 倒 ，“屈 尊 ”入 座 。两 门 车 上 车 时 确
实 有 些 麻 烦 。但 据 行 家 说 ，两 门 车 有 三 大
优 点 ：一 是 造 价 可 降 低 20%左 右 ；二 是 车
身 长 度 可 减 少 半 米 多 ，省 工 省 料 且 停 车 方
便 ；三 是 小 孩 坐 在 没 有 门 的 后 排 座 位 上 比
较 安 全 ，孩 子 不 会 无 意 将 车 门 打 开 ，发 生
危 险 。

再 说 汽 车 燃料 用 酒 精 。巴 西 是 世 界 上
唯 一 较 普 遍 使 用 酒 精 作 汽 车 燃 料 的 国 家 。
全 国 1500万 辆 汽 车 中 500万 辆 用 酒 精 作
燃 料 。这 是 巴 西 缺 乏 石 油 的 特 殊 国
情 使 然。20世 纪 70年 代 ，巴 西 所 需
石 油 80%靠 进 口 ，70年 代 初 世 界 爆
发 石 油 危 机 后 ，刚 刚 兴 起 的 巴 西 汽
车 工 业 因 缺 少 能 源 几 乎 要 崩 溃 。巴
西 政 府 毅 然 提 出 “全 国 酒 精 计 划 ”，
决 定 利 用 巴 西 为 世 界 第 一 大 甘 蔗 生
产 国 （年 产 甘 蔗 2亿 吨 ）这 一 优 势 ，用
甘 蔗 渣 生 产 酒 精 代 替 汽 油 作 燃 料 ，
同 时 鼓 励 把 汽 油 燃 料 汽 车 改 造 成 酒
精 汽 车 。酒 精 汽 车 尽 管 起 动 慢 ，易 熄 火 ，但 年 产 130亿 升 的
酒 精 却 能 为 巴 西 每 年 省 下 数 亿 美 元 石 油 进 口 外 汇 ，也 是 划
得 来 的 。汽 车 工 业 也 因 此 重 获 生 机 。

最 后 说 说 炼 钢 用 木 材 。巴 西 是 拉 丁 美 洲 第 一 大 钢 铁 生
产 国 ，2005年 钢 铁 产 量 3150万 吨 。但 它 又 是 个 缺 煤 国 ，炼
钢 的 煤 炭 大 部 分 需 要进 口 。然 而 巴 西 却 是 世 界 木 材 生 产 大
国 ，因 而 许 多 炼 钢 厂 都 用 木 材 炼 钢。2立 方 米 木 材 可 炼 1吨
钢 ，且 用 木 材 炼 出 来 的 钢 质 量 优 于 用 煤 炭 炼 的 钢 。这 当 然 会
影 响 到 生 态 。于 是 巴 西 政 府 制 订 森 林政 策 规 定 ，伐 一 树 须 植
一 树 ，因 此 ，炼 钢 厂 用 的 木 材 大 多 是 自 己 栽 植 的 林 木 ，而 不
是 滥 砍滥 伐 原 始 森 林 。　（刘 瑞 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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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 埔 寨 警 方 近 期 在 柬 东 北 部 丛
林 中 找 到 一 名 女 子 ，怀 疑 她 是 19年
前 走 失 的 一 名 女 孩 。一 个 自 称 是 这 名
女 子 父 亲 的 人 20日 说 ，他 肯 定 这 名
女 子 是 他 的 女 儿 ，因 此 没 必 要 作 亲 子
鉴 定 。

法 新 社 20日 报 道 ，自 称 为 “丛 林
女 ”父 亲 的 人 名 叫 萨 卢 ，是 一 名 乡 村
警 察 。

“ 我 想 ，没 有 必 要 做 亲 子 鉴 定 ，因
为 她 的 容 貌 显 示 ，她 就 是 我 的 一 个 女
儿 ，”萨 卢 说 ，“无 需 接 受 DNA测 试 ，
我 自 信 地 说 ，她 真 是 我 的 女 儿。”

萨 卢 及 其 家 人 称 ，“丛 林 女 ”是 他
们 19年 前 走 失 的 女 儿。1988年 ，8岁
的 她 放 牛 时 失 踪 。如 果 属 实 ，“丛 林

女 ”现在 已 有 27岁 。

柬 埔 寨 警 方 说 ，他 们 13日 抓 获
了 这 名 “丛 林 女 ”。被 抓 前 ，她 一 丝 不
挂 ，偷 吃 了 一 个 农 民 放 在 农 场 附 近 的
午 餐 。

萨 卢 描 绘 同 “女 儿 ”重 逢 场 面 时
说 ，她 “赤 身 裸 体 ，像 猴 子 一 样 弯 腰 走
路 ”，“瘦 得 皮 包 骨 ”，眼 睛 红 得 像 老
虎 ，让 人 望 而 生 畏 。

萨 卢 看 到 “丛 林 女 ”右 臂 上 有 一
处 刀 伤 ，和 他 失 踪 女 儿 的 一 模 一 样 ，
于 是 确 认 那 是 自 己 的 女 儿 ，“她 当 时
看 起 来 糟 透 了 ，尽 管 如 此 ，她 是 我 的
孩 子 ”。

萨 卢 说 ，他 的 “女 儿 ”经 常 说话 ，但
周 围 人都听 不懂 。当 周 围 有 很 多 人时 ，
她就露 出 受 到 巨 大 惊 吓 的 表 情 ，但 只
要 “父 亲 ”在 身 边 ，她就能保持镇定 。

萨 卢 的 家 人 说 ，“丛 林女 ”主 要 用
肢体语 言 表 达 基 本 需 要 ，如 饿 了 就拍
肚子 。她特别 喜欢看卡 拉 OK录像 。

萨 卢 说 ，“女 儿 ”有 一 天 脱 下 衣
服 ，摆 出 “回 归 自 然 ”的 架 势 。他 的 家
人 发 誓 要 把 她 看 住 。

目 前 ，“丛 林 女 ”失 踪 经 历 仍 是
谜 。一 些 村 民 质 疑 “丛 林 女 ”独 立 在 丛
林 生 活 近 20年 的 可 能 性 。他 们 说 ，她
被 发 现 时 头 发 并 不 长 ，“除 非 有 人 替
她 剪 头 发 ，否 则 不 可 能 那 么 短 ”，而 且
当 地 丛 林 中 夜 间 很 冷 ，赤 身 裸 体 的
“ 丛林 女 ”恐 怕 难 以 存 活 。

萨 卢 说 ，“女 儿 ”手 腕 上 的 伤 疤 显
示 ，她 可 能 被 囚 禁 过 。　（辛 华 ）

希拉里踏上竞 选总统之路 ：

“ 我 来 了，我 必 胜 ”

在 美 国 人 的 热切盼望 中 ，前 第 一 夫
人希拉里 ·罗 德姆 ·克林顿宣 布 有 意 角 逐
总统 竞 选 。

“ 我 来 了 ”

希拉里 在 自 己 的 网 站 上 写道 ：“我 来
了 ，为 胜利 而 来。”网 站 上 也 打 出 了 “希拉
里 竞 选 总统 ”的标语 。

在 网 站发布 的 一 段录像 中 ，希拉里
说 ：“我 正 在 组建 总 统选 举试探 委 员 会 。
这不仅仅 是 开始 竞 选 活 动 ，我 要 开 始和
你们对话 ，和 美 国对话。”

这位 前 第 一夫 人接 着把 矛头对 准 总
统 乔 治·W·布 什 ：“布 什领 导 美 国 已 经 6
年 ，是 时 候 重 塑 美 国 了
… …只 有 一 位新总统 才
能让美 国 重新成 为 受全
世 界尊敬 的 领袖。”

希拉里 宣 布 参 与 竞
选 ，许 多 美 国 人 表 示欢
迎 。他们认为 ，希拉里很
可 能 在 2008年 初 赢 得
民主 党 初选 ，她 的 加 入
将使总统选举更加富有激情 ，更有看头 。

“ 我 知 道 如 何 击 败他们 ”
多 数 民 主 党 人 认 同 希 拉 里 的 政 治 才

能 ，但对 她 能 否 在 大 选 中 战 胜 共 和 党 候 选
人心存疑虑 。希拉里对 此信心 十 足 ，表 示 自
己 从 来 不怕共和党 人 。

希 拉 里 说 ：“为 了 信 仰 ，我 从 来 不 怕 挺
身 而 出 ，也 不 怕面 对 共 和党 的 （竞 选 ）机 器 。
他们 （共和党 人 ）花了 7000万 美 元 在纽约 州
和 我 对抗 ，而 我 取得 了 两次 压 倒 性 的 胜 利 。
我 可 以 告诉 你们 ，我 清 楚 共 和 党 人 想 什 么 ，

荷 兰 人为省 钱

到国外办婚礼

如 今 ，越 来越 多 的 荷 兰 人选 择 到 国 外 举 行婚 礼 。因 为 在
荷 兰 操办一 场像模像样 的 传统婚 礼 花 费 高 昂 ，是在 国 外 举 办
婚礼 开支 的 2倍甚 至 更 多 。

据报道 ，荷 兰 一 家旅行社透露 ，2006年 ，约 有 16%的 荷 兰
夫妇 选 择 到 国 外办婚礼 ，预计今年 这一 数字会提高 到 20%。旅
行社工 作 人 员 认 为 引 发这 股 潮 流 的 原 因 很 简 单 ：目 前 在 荷 兰

国 内 操办婚礼 的 费 用 太 高 ，约 为 2.5万 至 3万 欧 元 ；而在 美 国
举办一场四 五 十 人参加 的婚 礼大约 只 需 1.2万 欧元 。

此 外 ，欧 元 对 美 元 汇 率 大 幅 上 升 ，进 一 步 提 高 了新婚 夫
妇将婚礼移往 国 外 举行 。

最受荷 兰 新 人青睐 的 婚 礼 举办地 是 美 国 的 拉斯 韦 加 斯 、
佛 罗 里达等地 以及加勒 比 海 岛 屿 。　（边 吉 ）

在 竞选 怎 么做 ，我 知道如何击败他们。”
希拉里 此 言 不虚 。她在 2000年 竞 选 纽

约 州 参议 员 之 前 ，从 来 没 有 在 纽 约 居 住 过 ，
当 时 被许 多 人称 为 “外 来议 员 ”。但 希 拉 里
凭 着 个 人 魅 力 和 出 色 的 演 讲 才 能 ，以 绝 对
优 势 赢 得竞 选 ，成 为 第 一 个 当 选 参 议 员 的
前 第 一 夫人 ，并在 2006年 再次轻松获胜 。

这段 历 史 让 不 少 民 主 党 人相 信 ，希 拉
里 8年 的 第 一 夫人经历 ，和两届 参议 员 的 从
政经验 ，将帮 助 民 主党在 8年 之后 重新掌控
白 宫 。　（韩 建 军 ）


